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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样祸的预言历史中,继穆罕默德之后的领袖是阿布·伯克尔·阿卜杜拉·伊本·阿比·库哈法
,他是穆罕默德的岳父.我们将称他为阿布巴卡尔.他和穆罕默德都在前四节经文中被提及.阿
布巴卡尔是穆罕默德之后的第一位伊斯兰统治者,历史记载他曾向士兵下达一道命令,这道命
令体现在«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该命令象征着随着第三样祸的来临而开始的封印过程,而第
三样祸也就是第七号角,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到来.

第五位天使吹号,我看见一颗星从天上坠到地上,有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他.他打开无底
坑,便有烟从坑里冒上来,如同大火炉的烟;因着这坑的烟,日头和空气都昏暗了.又有蝗虫
从烟中出来,来到地上;并赐给它们权柄,如同地上蝎子的权柄.又吩咐它们不可伤害地上的
草、任何青绿的物或各样树木,只可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启示录9:1-4.

“从天上坠落的‘星’就是穆罕默德,他在公元606年开始了他的传教事业.穆罕默德得了一
把‘钥匙’,要‘打开’那‘无底坑’,使‘烟’遮蔽‘太阳和空气’,并放出‘蝗虫’,这些
蝗虫被赐予‘能力’,像‘蝎子’的能力一样.这把钥匙是一场军事战役,它削弱了罗马的军
事实力,从而使伊斯兰的征战得以兴起.‘无底坑’是阿拉伯的象征——伊斯兰的发源地,而
‘烟’则代表要遍及全地的虚假伊斯兰宗教,并占据与蝗群横扫北非、南欧和阿拉伯时所覆
盖的相同地域.‘蝗虫’是伊斯兰的象征,而‘能力’在预言上代表军事力量.他们的能力要
如同蝎子,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尤赖亚·史密斯说：”

有一颗星从天上坠落到地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了他.

当波斯君主沉思他权谋与权势的奇观时,他收到一封来自麦加一位籍籍无名市民的书信,
邀请他承认穆罕默德为真主的使徒.他拒绝了这一邀请,并撕毁了那封信.“就这样,”阿拉
伯的先知喊道,“真主将撕裂他的王国,并拒绝霍斯劳的祈求.”身处这两个东方帝国的边
缘,穆罕默德暗自欣喜地注视着相互毁灭的进程;而在波斯人凯旋之际,他竟敢预言：不出
几年,胜利将再次回到罗马人的旗帜之下.“据说这番预言说出之时,再没有哪条预言看上
去离应验更为遥远,因为赫拉克略在位的头十二年已经宣告帝国行将瓦解.”……

库思老征服了罗马[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地.而‘罗马帝国’在那个时期,‘被压缩到君士
坦丁堡的城墙之内,连同希腊、意大利和非洲的残余,以及亚洲海岸从推罗到特拉比松德
的一些沿海城市.六年的经验最终说服这位波斯君主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并明确规
定作为赎回罗马帝国的年度贡赋——一千他连得黄金、一千他连得白银、一千件丝袍
、一千匹马,以及一千名处女.赫拉克略同意了这些屈辱的条件.但他为从贫困的东方搜集
这些财宝所赢得的时间与余地,却被他勤勉地用来准备一次大胆而孤注一掷的进攻.’

波斯王轻蔑那默默无闻的萨拉森人,嘲笑麦加那位所谓先知的教义.即便罗马帝国覆亡,也
不会为伊斯兰教打开大门,亦不会为萨拉森人以武力传播一门伪教的进展铺路,尽管波斯
的君主与阿瓦尔人的可汗（阿提拉的继承者）已将罗马诸皇之国的残余瓜分在手.霍斯
劳本人也倒下了.波斯与罗马两大帝国彼此消耗殆尽.而在那位伪先知尚未握剑之前,那把



利剑便已从那些本可遏止其行径、摧毁其权势者的手中被击落.

自西庇阿与汉尼拔的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事业比希拉克略为拯救帝国而完成的壮举更为
大胆.他沿着险途,经由黑海与亚美尼亚山脉,深入波斯腹地,并迫使波斯大王的军队回师保
卫他们正在流血的祖国.

在尼尼微之战中,自拂晓一直鏖战至第十一时,不计其间被折断或撕裂者,缴获波斯军旗二
十八面;其军之大半被歼,而胜者则隐瞒己方损失,在战场上过夜.亚述的城邑与宫殿首次向
罗马人敞开.

罗马皇帝并未因其所取得的征服而更为强大;同时,也以同样的手段为来自阿拉伯的成群
撒拉逊人——如同来自同一地区的蝗虫——开辟了道路;他们沿途传播黑暗而迷惑人的
穆罕默德教义,迅速蔓延,席卷了波斯与罗马两大帝国.

“对于这一事实,再没有比吉本著作中那一章结尾的话更为完整的说明了;前面的摘录就
取自该章.‘虽然在希拉克略的旗帜下已经组建了一支胜利之师,但这种反常的奋力似乎
耗尽了他们的力量,而不是锻炼了它.当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凯旋之际,叙利亚边
境上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却被撒拉逊人洗劫;他们把前来救援的几支部队杀得七零八落
——若非这是一次伟大革命的序幕,这本来不过是一件平常琐事.这些强盗是穆罕默德的
使徒;他们狂热的勇武自沙漠中崛起;而在他统治的最后八年里,希拉克略又将自己从波斯
人手中救回的那些省份丢给了阿拉伯人.’”

“‘那欺诈与狂热之灵,其居所不在天上’,被释放在人间.无底坑只需一把钥匙便可开启,
而这把钥匙就是霍斯劳的陨落.他曾轻蔑地撕毁了一封来自麦加一位无名市民的书信.但
当他从‘荣耀的烈焰’沉入任何目光都无法穿透的‘黑暗之塔’时,霍斯劳之名骤然在
穆罕默德之名面前湮没无闻;而新月仿佛只待那颗星陨落便将升起.霍斯劳在彻底溃败并
丧失帝国之后,于628年遭弑;而629年则以‘阿拉伯的征服’和‘穆斯林对罗马帝国的第
一次战争’为标志.‘第五位天使吹号,我看见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
他.他便打开了无底坑.’他坠落到地上.当罗马帝国的力量消耗殆尽,而东方的大君在他的
黑暗之塔中尸卧之时,叙利亚边境一座无名小城的洗劫,成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序曲’.‘
这些强盗乃穆罕默德的使徒,他们狂热的勇武自沙漠中涌现.’”

“无底坑.——这一术语的含义可从希腊文 ,得知,其定义为‘深邃、无底、深不可测’,
也可指任何荒废、荒凉、未开垦之地.它被应用于地球在其原初混沌状态时的情形.创1:2
.在此情形下,它也可恰当地指阿拉伯沙漠那未知的荒原;其边缘曾涌出如蝗群般的撒拉森
人大军.而波斯王霍斯劳的覆灭,不妨被视为无底坑的开启,因为这为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从
那偏僻的国土中出动铺平了道路,并使他们得以以火与剑传播其谬妄的教义,直到他们将
黑暗笼罩了整个东方帝国.”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495—498.

第一样祸灾,也就是第五号,标示出伊斯兰对罗马发动战争的开端;它还指出罗马与波斯之间
的一场战役,罗马在那场战役中获胜,但因此消耗了其军事实力,以至于无法阻止伊斯兰势力
的崛起.第一祸灾与第二祸灾的预言特征,界定了第三祸灾的预言特征;重要的是要把前两样
祸灾看作第三祸灾历史的象征,因为那段历史代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而这段时期始于
2001年9月11日.在前三节中由穆罕默德所代表的预言历史之后,第四节介绍了穆罕默德之后
的第一位领袖阿布·巴克尔.



并且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任何青绿之物或任何树木;惟独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没
有神印记的人.启示录9:4.

阿布巴克尔的命令指示穆斯林战士,要区分当时罗马领土上存在的两类信徒.一类是天主教徒
,他们的一些修会剃去后脑的头发（修士剃顶）,并守星期日为礼拜日.另一类是守第七日安
息日的人,而安息日是上帝的印记.

穆罕默德去世后,公元632年,其指挥权由阿布·伯克尔接掌;他在基本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和
政权后,随即向阿拉伯诸部族发出一封通函,以下为摘录：

当你们为主征战时,要像男子汉一样行事,切不可转身后退;但不要让你们的胜利沾染妇女
和儿童的鲜血.不要毁坏棕榈树,也不要焚烧任何庄稼田地.不要砍伐果树,也不要伤害牲畜
,除非是宰来食用的.你们若订立任何盟约或条款,就要遵守,并说到做到.你们行进时,会遇
到一些宗教人士,他们隐居于修道院,立志以那样的方式事奉主;不要理会他们,既不要杀害
他们,也不要毁坏他们的修道院.你们还会遇到另一类人,他们属于撒旦的会堂,头顶剃光;
务必要劈开他们的头颅,在他们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缴纳贡税之前,绝不宽贷.

预言或历史并未说过,更人道的训令是否像那道残酷的命令一样被一丝不苟地遵行;但他
们所受的命令就是如此.上述指示,是吉本所记载的阿布·伯克尔给予那些首领的唯一指示;
这些首领的职责是将命令下达给所有撒拉逊诸军.这些命令与那预言一样区分分明,仿佛
哈里发本人是在明知并且直接地顺从一个高于凡人命令的更高旨令;并且他正要出征去
与耶稣的宗教作战,并以穆罕默德教取而代之之时,重复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中预言他将
要说的话.

他们额上的上帝之印.——在关于第七章1—3节的注释中,我们已经指出,上帝的印记就
是第四条诫命所规定的安息日;而历史也并未沉默,事实上在整个现今的时代,一直都有遵
守真安息日的人.但眼下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时那些额上有上帝印记、因而免
受穆斯林压迫的人到底是谁？请读者牢记我们已经提到的事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一
直都有额上带着上帝印记的人,或者说,有认识地遵守真安息日的人;并且请进一步思考,预
言所断言的是,这股带来荒凉的土耳其权势的攻击并非针对他们,而是针对另一类人.这样,
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困难了,因为这正是预言真正所断言的一切.经文中直接提到的只是
一类人,就是那些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而那些有上帝印记之人的得保存,仅是从字里行
间隐含出来的.因此,我们从历史中看不到这些人有人卷入撒拉逊人施加在他们仇敌身上
的任何灾难.他们奉命去对付的是另一类人.并且,这一类人所要临到的毁灭,并不是与别的
人得保全相对照,而只是与地上的果实和青翠之物相对照;也就是：“不可伤害草、树木,
或任何青绿之物,只可伤害某一类人.”而在应验之时,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一支入
侵的军队竟饶过了此类军队通常会毁坏的东西,也就是自然的面貌与产物;同时,按照他们
被允许去伤害那些额上没有上帝印记之人的授权,他们劈开了一类剃光头顶的宗教徒的
头颅,这些人属于撒但的会堂.

这些人无疑是一类修士,或罗马天主教会的某个其他分支.穆罕默德教徒的武力正是指向
他们的.而在把他们描述为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这一点上,即便不是出于刻意安排,也有
一种特别的贴切;因为那正是把上帝的律法之印夺去的教会：它撕去了真正的安息日,并
以一个伪造的安息日取而代之.我们无论从预言还是从历史,都看不出阿布·伯克尔嘱咐其
追随者不要骚扰的那些人,拥有上帝的印记,或必然属于上帝的子民.至于他们是谁、为何
得以幸免,吉本那寥寥的记载并未告诉我们,而我们也无从以其他方式得知;但我们有充足



的理由相信,凡拥有上帝印记的人没有一个受到骚扰,而另一类人,显然没有这印记的,则被
刀剑所杀;因此,预言的种种细节都得到了充分的应验.
尤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500—502页.

阿布·伯克尔在穆罕默德去世后把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整合为一个哈里发国,因此,尽管他们是
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但合起来代表了第一祸患中伊斯兰见证的开端,而标志第一祸患历史的
是穆罕默德.

在第二个祸灾历史之初,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1449年,代表伊斯兰教的
四位天使被释放.第一个祸灾的开始与结束,分别以穆罕默德一世和穆罕默德二世为标志.从
预言的角度看,第一个祸灾历史的开端与终结带有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印记.

第二样祸灾的开始包含关于四位天使的时间预言;这四位天使代表伊斯兰,他们先被释放,随
后在1840年8月11日被约束.从那时起直到1844年10月22日,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之事得到呈
现.第二样祸灾的开始表明伊斯兰被释放,其结束则标志着伊斯兰被约束.第一样和第二样祸
灾都有精确的预言性标记,将其开始与结束相连.

前两个灾祸要彼此叠放,“一行接一行”地对照,以辨识第三样灾祸.由伊斯兰的头两个见证
人所揭示的预言性特征之一,是它们代表了一段特定的时期,并以“阿尔法与俄梅伽”的标志
界定其起点与终点.它们也具有次要的标志：因为第一样灾祸的开始标示着上帝的子民受印,
而第二样灾祸的结束也同样标示着上帝的子民受印.

第三样灾祸是在伊斯兰教突然且出其不意地攻击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地兽之时来到的,从而开
启了受印时期.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并且因那次背道,国
家性的背道之后必有国家性的毁灭.正如在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所预表的那样,国家性的毁灭
是借着上帝的号筒审判而成就的.这三样灾祸也都是号筒审判.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教将会
在美国不久将至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也就是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时期结束之时——再次突
然且出其不意地发动打击.那个时期已经被第一样灾祸的开始阶段以及第二样灾祸的结束阶
段所预表.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使女和她的
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这儿子
的缘故就甚是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因这孩子和你的使女的事忧愁;凡撒拉对
你所说的,你都要听从她的话,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这使女的儿子,我
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了饼和一个盛水的皮袋,给
了夏甲,把皮袋放在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她,打发她走;她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漂流.
皮袋里的水用尽了,她就把孩子放在一棵灌木底下,自己走开,在离他相对的地方坐下,相隔
很远,约有一箭之远,因为她说：“我不忍看见孩子死.”她就坐在他对面,放声大哭.神听
见孩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对她说：“夏甲,你怎么了？不要害怕,因为神已
经在孩子所在之处听见了他的声音.起来,把孩子扶起来,用手搀着他,因为我要使他成为大
国.”神开了她的眼睛,她就看见一口水井;她去把皮袋装满水,给孩子喝.神与这孩子同在;
他渐渐长大,住在旷野,成为一名弓箭手.创世记21:9-20.


